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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的夜，是一个不眠

之夜。

10 点多的时候，还在和一位

协助照料罗哲文先生住院就医事

宜的同志沟通老先生第二天要调

换病房的事情，忧虑老人家的病

情。没想到，11 点多，就接到罗老

家里的电话，家属被全部召唤到

医院。

心顿时揪起来了。

很快，噩耗传来，人没了，老

人家走了。

尽管早有不祥的预感，但突

如 其 来 的 事 变 还 是 让 我 难 以 承

受。半夜了，我把信息逐一发给

关心着罗老的老友和晚辈们。辗

转不能入睡，泪浸衣枕。

1976 年，大灾之年。7·28 唐

山大地震之后，还在余震不息的

日子里，刚刚结束北京大学考古

专业的学业，我就来到了罗老身

边。那时，我被分配到了国家文

物局下属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

究所，实际工作是担任国家文物

局文物处直接运作的“地震考古

组”的副组长。组长是上世纪 30

年代就投身革命的文物处老处长

陈滋德，罗老是顾问。那时，老同

志们还都称罗老为“小罗”。我们

这些晚辈，几乎没称呼他几天“老

罗 ”，便 都 恭 恭 敬 敬 地 尊 称“ 罗

公”，并且此后一直作为最亲近的

称谓。自那以后，没有离开过他

的言传身教。

关于罗公的最初印象，是和

善和专业。不多言不多语，就能

让人感受到他的厚道和善心。而

且，除了对人的善良，他的眼里、

心里好像都是他手头的工作，兴

趣都在观察和收集资料，心思都

在专业分析和归纳。总在拍照，

记录、琢磨。出口三言两语，就给

人启发，引人思考。当时，我们的

任务是在大地震之后，通过对古

建筑位移、损坏情况的调查和统

计，对古籍文献相关资料的查找

和研究，以及对照现代技术条件

下对地震震级和烈度的测定和现

场惨状，推断、分析历史地震的相

关参数和危害程度，从而为研究首

都周边的地震规律和现象、推进地

震预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使文物

考古为当代国计民生和科技进步

做出独到的贡献。为此，我们跟随

罗公跑遍了京、津、唐地震现场，也

查遍了大江南北的古籍书库。

一进到文博队伍，就听到一

个又一个关于罗公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揭发、打倒当权

派”呈疾风暴雨之势，在那时谁不

如此就会面临政治危机危及自身

的年月，罗公和文物局极少数几个

人硬是坚持说老局长王冶秋同志

是好人，并且敢为之作证、辩论。

那时，罗公自己的老母亲还正因为

解放前为地下党掩护过两支手枪

而被诬为“土匪双枪老太婆”呢！

罗公痴迷业务。1976年夏季，

依然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天

天和他在一起，却没听他提起过身

边的政治运动。他的言谈之中，总

是一座座古建筑的历史、意义、价

值如何地“了不起”，以及如何说服

当地主管者加以保护。再就是新

中国文物保护史上讲不完的佳话、

趣事、名人。当然，也有辛酸。

老 一 辈 都 戏 称“ 小 罗 ”是 个

“迷糊”。他的心思总不在生活琐

事，更 不 在 官 场 和 人 际 关 系 上。

20 多岁时，测绘塔时退至边缘从

半空摔下，亏得落在柴禾堆上，捡

回 一 条 命 ，但 从 那 时 留 下 了 腰

疾。以后又多次因拍照而高空遇

险，所幸未酿成大事故。有趣的

是，罗公每年都至少会丢一顶帽

子，眼镜也丢得不计其数。有一

次在宁波考察，汽车开出几十里

地了，老人家忽然发觉，刚才拍照

换镜头时，换下的镜头放在佛爷

身后忘了拿了……

可是，无论何时，谁要是想找

什么已无处查询的文物资料，只

要找到罗公，在那外人看来因为

挤满书籍几无立足之地的房间和

文献堆中，用不了多长时间，他马

上 就 会 给 你 找 出 相 应 的 文 字 资

料，还 有 珍 贵 的 图 片 。 日 期、地

点、细节，一清二楚。

罗公和谢老谢辰生先生是新

中 国 成 立 前 就 投 身 文 化 遗 产 事

业，并参与新中国文博事业至今

为止全过程的仅有的两位功勋卓

著的领军人和见证人。

我看到过罗公怀抱自己创作

的图案和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国旗设计的各位大师的合影。

新中国的文物法规、业务规

则，无一没有罗公的参与。重大

的文物古建筑维修工程，都有罗

公的身影。长城、十三陵、布达拉

宫、天安门……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设

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工作的创

设，乃至各个省、市、自治区的相

关工作，都有罗公的声音回响。

罗公还特别前瞻，特别开放，

与时俱进，具有国际视野。他是

“文革”之后放眼看世界，广泛、深

入 、实 际 地 开 展 国 际 交 流 的 先

驱。1985 年，全国人大通过签署

《保 护 世 界 文 化 与 自 然 遗 产 公

约》，就源于罗公和其他几位全国

政协委员的建议书。

中国同行参加当今世界上最

权威的非政府文化遗产研究、评

估、咨询组织——国际古迹遗址

理事会（ICOMOS），也得益于罗

公的促进。这对中国的文物工作

和世界的文化遗产事业都起到了

重要作用。第一任中国国家委员

会的主席曾酝酿请罗公出任，因

故未果。罗公毫不介意，在他心

里，该办的好事做成就行了。

以国家名义参加当今世界唯

一的政府间国际文化遗产研究、

保护、培训机构——设在罗马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财产

保护与保存研究中心，罗公也是

最初的参与者。我还记得罗公在

罗马斗兽场被抢劫的惊险事件。

所幸除了财产损失，人身未受伤

害。那时，远赴意大利斡旋中国

入会事宜的罗公已是七旬高龄。

大家都知道，罗公有一幅慈

悲心肠。文物保护的事，没有他

不鼓励的；想做文物研究和保护

的人，没有他不同情、不举荐、不

扶持的。我们甚至常说罗公心肠

太软，太好说话了。一些我们认

为一时还不该同意的文物评议项

目，或不该满足的一些个人要求，

只 要 求 到 他，他 都 会 热 心 支 持。

但我们都理解他。在他心里，文

物是保得越多越好；“文革”浩劫

中“文物保护单位”这个身份证多

多少少起到了护身符作用，这一

经历让他对设立和颁授各种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和称号相对比较宽

松，为的是能更加引起公众和相

关政府部门的关注和爱护。他对

人 不 讲 门 派，不 计 恩 怨，只 希 望

热 心 文 化 遗 产 事 业 的 人 越 多 越

好。尤其对中青年，兴趣或早或

晚，相识或亲或疏，只要是有志、

有意于研究和保护文化遗产的，

他都帮忙说话，他的内心挚诚地

期待遗产队伍尽快壮大，遗产保

护知识能普及于社会，走进普通

人的心中。

我们这些后学、晚辈，在罗公

面前可以无拘无束，可以放肆地

发表不同意见。他老人家总是憨

憨地笑着，耐心地听，偶或和我们

辩论几句。涉及对人的态度，他

总是向我们提示所设对象的长处

和对事业积极的一面；涉及专业

观点，他老人家也很固执，但从不

以势压人。我们在争论中有不同

意见，他从不以为忤。有人提起

时，他还开心地笑眯眯地说：“哈

哈，我们有学术观点分歧。是好

事啊！”而我们也都懂得，他的观

点全都出于对民族文化的尊崇和

热爱。

罗公是历史传奇“营造学社”

最后一位离世的成员。我们说，

罗公，您回营造学社了。一路走

好 ，去 会 聚 您 的 师 长 、先 贤 、老

友。今后的岁月里和征程中，我

们会永远思念着罗公。

罗哲文先生突然离我们而去，

我的心情十分沉痛，这几天除了撰

写唁电，去罗老家探望之外，脑海

里都是空白，只有罗老身背两个相

机、风尘仆仆走在文化遗产考察途

中的形象。作为晚辈，我最初认识

罗老是在 1982 年。我的导师侯仁

之先生与罗老是故交，经常听侯先

生谈起罗老，他们一块出席有关文

物古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会

议，我也有幸认识了罗老。1984年

我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名

城所从事名城保护工作，与罗老有

较多的工作接触，特别是全国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成立后，

罗老是副主任委员，我则在秘书处

做一些组织会议和日常联系的工

作，与罗老的联系就更多了一些。

以下片断的回忆表达我对罗老深

深怀念之情。

建议我国加入《世界文
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
四位功勋之一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通过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

护公约》，这一公约得到中国政府

承认和加入，用了 13 年的时间。

1984年，侯仁之先生在美国讲学访

问，了解到这个公约的内容及其重

要意义，他回国后便与罗哲文先

生、郑孝燮先生面谈此事，侯先生

自 己 还 到 有 关 部 门 了 解 情 况 。

1985 年 4 月的政协会议上，侯先生

写了《建议我政府尽早参加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提

案》，罗哲文先生和郑孝燮先生都

在提案上签名，由于公约包括“文

化和自然遗产”两个方面，因此，中

国科学院阳含熙先生也共同签名，

这一提案被大会通过，并被称为

《第 663 号提案》。1985 年 12 月 12

日，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

缔约国，并自1987年开始进行世界

遗产的申报。这一件大事好多报

刊书籍都有记述。关于推进这件

事情的过程，侯仁之先生、罗哲文

先生和郑孝燮先生都跟我谈过。

罗老和郑老十分谦逊，2011年侯仁

之先生百岁华诞之前，他们还写了

《侯老带领我们提交第663号提案

》一文。事实上，这项提案的推进

难度很大。牵涉到的一个难题是

由哪个部门负责此项工作。因为

“世界遗产公约”是联合国教育、科

学、文化组织通过的，按照对应的

原则，我国应当将本国的相应机构

设在教育部，教育部的工作人员对

自然和文化遗产在专业上当时不

是很熟悉。阳含熙先生代表中国

科学院，代表自然遗产方面；罗老

代表国家文物局，郑老代表城乡建

设环境保护部，代表文化遗产方

面，他们都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影

响，对遗产的重要性和我国加入公

约的必要性，做了大量的宣传介绍

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工作的进

展。另一个难题是加入公约国要

交会费，当时大家都知道要交的是

昂贵的外汇。按照侯先生提案的

介绍，“公约国交费为教科文会员

国会费的百分之一，为数不多”，但

实际 上 还 是 经 历 了一个认识过

程。罗哲文先生是长城专家，被称为

“万里长城第一人”，在我国成为世界

遗产缔约国之后，为申报遗产也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截至 2012 年 3 月

底，中国的世界遗产共有41项，其中

文化遗产29项，自然遗产8项，自然

与文化混合遗产（又称双遗产）4项，

遗产总数居世界第三位，遗产保护

事业逐步走向正轨的时候，不应当

忘记提案我国加入《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保护公约》的这四位功勋。

侯先生年事已高，罗老、郑老

经常关心问候，我去看望侯先生

时，也常常讲罗老、郑老的近况及

有关名城、文物保护的事情。在

他们身上有一种无私的屡战屡败

又 满 怀 希 望 百 折 不 挠 的 悲 壮 情

结。罗老突然仙逝，我不敢将这

个噩耗告知侯先生，他的女儿以

侯仁之先生名义撰写挽联缅怀罗

老：携手提案世界遗产君功伟，终

生保护文物古迹知难行。

保护遗产就是要“打鱼
不晒网”

罗老 16 岁起（1940 年）追随梁

思成先生从事古建筑保护，是我

国营造学社的最后一位见证人。

70 多年来，罗老一直在为遗产保

护而呼吁、呐喊、著述、实践。他

是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

涉及遗产保护的领域十分广泛，

文物古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 以 及 线 型 文 化 遗 产 如 万 里 长

城、丝绸之路、大运河等都是他关

注的对象。罗老是我国历史文化

名城的倡导者之一。1982 年我国

公布第一批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

1986 年 5 月 3 日至 7 日，全国 24 座

名城领导和专家聚会扬州，商讨

新时期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

设问题。罗老以《中国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与建设的新发展》为题

目做了大会发言。罗老将我国文

物、古建筑、古城镇保护的历程分

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二三十年代，首次将古建筑列入

文物保护的范畴。第二阶段是古

建筑保护的重要发展阶段即首批

历史文化名城的确定与公布。第

三阶段，就是这次由经济学界为

主倡导发起的对历史文化名城的

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

讨论，这是对历史文化名城（包括

文物古建筑、文化传统）保护、规

划、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大发

展。

罗老讲到，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确是历史文化名城存在和发

展的生命线，没有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历史文化名城也就不能继

续 存 在 和 发 展 了 。 罗 老 特 别 指

出，历史文化名城与其他城市的

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有基础的，其

发展是有条件的。作为名城发展

基础的历史遗产、文化宝藏，不能

破坏，在进行新的建设与发展时，

要慎之又慎。也就是必须在保护

原来的文物古迹、文化传统、城市

规划的格局、城市建筑的风貌、风

景名胜等前提下去发展。

罗老认为历史文化名城首先

是一座城市，它具有城市的一切

功能，不是博物馆，不能按照“博

物馆”方式保护名城。“社会在前

进，经济在发展，居民的生活要改

善，这是不能阻止的历史潮流。”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度”

的把握，是一个长期的、不能回避

的难题。

事实上，这个难题一直困扰

着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

罗老也一直在扮演着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救火队员”的角色。他把

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会议呼吁、实地

调查解决难题上。在一次文化遗

产考察途中，几位耄耋之年的名城

保护前辈聊起自己身体状况与遗

产考察工作，一位说他是“两天打

鱼三天晒网”（打鱼指外出考察，晒

网指外出考察后稍作调整），另一

位说他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罗

老说他自己是“光打鱼不晒网”。

罗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文化遗产事业一面光辉的旗帜
郭 旃

保护遗产就是要“打鱼不晒网”
赵中枢

5 月 15 日，在上海召开的“城

市建筑文化论坛”上见到了新华

社记者王军先生，话题自然离不

开当下历史名城和文化遗产保护

的困境，而让我吃惊不小的是他

还告诉我一个巨大的不幸消息：

罗哲文先生前一天晚上去世了。

在论坛开始时，我在微博上把这

条无法令人相信的噩耗发了出去

并加蜡烛以表哀悼。论坛上第一

位演讲嘉宾是著名文化学者钱文

忠先生，他对这些年以牺牲环境、

消耗资源和破坏文化为代价的大

发展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同

时他还指出目前对中国古建筑及

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严重不足，整

体水准还停留在营造学社时期梁

思成、林徽因等的研究成果上。这

时，让我再一次想起了罗老，这位

古建筑专家、营造学社最后一位成

员的离去，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结

束，还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由于年龄、资历的关系，我与

罗哲文先生的距离本来是很大

的，但由于从事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划和研究工作，与罗老接触

的机会便多了起来。记得是在

1998 年，我参与阮仪三教授主持

的“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

展战略”研究课题，专程到北京向

罗老、郑（孝燮）老等前辈讨教，

并在北京召开的课题论证会上

聆听他及其他各位大家的意见

和建议。他的见解对课题完善

以及加深我对中国名城保护的

认识都有很大的帮助。此后，我

与罗老有了较多的接触。无论

是参加学术会议，还是去现场考

察或者进行方案评审的时候，我

见到的这位年龄长我许多的老

前辈总是精神饱满、活力四射。

那 一 年 ，在 评 审 由 我 们 完 成 的

“福建土楼保护规划”时，要去现

场踏勘，当地的负责人鉴于他年

事已高，又来过土楼多次，就建

议他不去现场了，结果罗老不仅

坚持要去而且许多时候还一马

当先跑在前头，在山上，在村落，

手中的相机不停地拍摄记录，一

丝不苟、兴致盎然。

我所见到的罗老是一位和蔼

可亲的长者，无论是行政官员还

是平头百姓，无论是专业人士还

是青年学生，他都是一样热情地

对待。为同行专著写序，为后学

书籍题写书名，有时候一大篇的

序言竟是用毛笔工整书写下来

的，优美的书法反映了老先生的

功底，工整的布局折射出大专家

的品德。自然，在他投入毕生精

力关注的古建筑和历史名城保护

事业上就更不用说了，无论在哪

里，无论出于何种状况，他总是积

极鼓励、热情支持各地开展遗产

保护工作，对出现破坏文物古迹

的行为也会提出严厉的批评，把

危害和不当说得非常明白非常透

彻，而且多数时候其神情依然是

热情和友好的。如果碰到情形严

重和无法说服地方领导的时候，

还会主动提议或是积极参加到专

家签名呼吁的行动中来。

4 月初，进京参加第四届中国

历史文化名街专家评审活动，本

来应该会见到担任评审委员会主

任的罗哲文先生，会上获悉罗老

因身体不适无法与会，一时大家

都担心询问起来，在得知是小感

冒后才放下心来。我也在想，4 月

中旬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纪念

日，5 月中旬有国际博物馆日，6 月

有文化遗产日，而且今年又是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创设 30 年，

一定会在哪里与这位大专家再见

面的。没想到，这一次罗老突然

永远地离开了……

今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制

度建立 30 周年，为此，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和清华规划设计研究院开

始梳理我国在该领域的法规、政

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以及清华

团队在这方面做的一些工作。我

本想稿成之后请罗老予以指正，

为书名题字。没想到老人溘然长

逝，万分悲痛。

罗老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

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历史

文化名城制度建设的主要推动者

之一。罗老特别强调传统文化的

继承与发扬在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中的作用，经常提醒

我们，一些地方在历史上有过突

出的地位，虽然现在留下的历史

建筑不多了，但仍要积极保护，传

承历史文化。现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和文化特色日益成为遗产保

护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的支柱所在，回想

罗老的教诲，倍感先生高瞻远瞩，

洞察力过人。

罗老在中国古建筑尤其是长

城的研究方面成果显赫，名扬四

海。前几年罗老去湖南凤凰考

察，在看到苗防边墙后，欣喜不

已，认为这印证了他多年前曾在

文献上看到的南方也有长城的记

载，并希望地方考古部门尽快进

行调查。后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苗

防边墙是凤凰历史文化名城的重

要遗产内容，更是我国北方长城

之外现存的最重要的区域性防御

体系之一。

我自 1990 年初回国后，因工

作原因有幸结识罗老已近 20 年，

在专业和工作上得到罗老很多指

导和帮助。罗老为人平和，没有

架子，为人们所爱戴。获悉罗老

去世的消息，回家跟我爱人提起，

上初二的女儿听到了，急忙问：

“罗哲文去世了？”我问：“你怎么

知道罗先生的名字？”女儿回答：

“我们语文书上有他写的关于长

城的文章。”可见罗老的学术工作

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之紧密。我

想，如果我们从事遗产保护工作

都能像罗老那样使之深入人心，

使之成为众所周知的东西，我们

就一定能够早日迎来我们民族文

化的伟大复兴。

我多年在高校从事建筑历史

的 教 学 ，对 罗 哲 文 先 生 早 已 熟

悉。而真正与罗先生的接触，是

在 1993 年开始的三峡工程淹没

区地面文物保护工程实施过程

中——罗先生不离身的照相机，

以及对古建筑由衷的热情，给我

留下了深刻印象。罗先生不仅

在长城以及大运河的保护中付

出过大量心血，在培育古建筑保

护 人 才 方 面 也 做 出 了 积 极 贡

献。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1993 年、

1994 年 在 国 家 文 物 局 支 持 下 举

办的古建筑大专班曾得到了罗

先生的支持帮助。罗先生不仅

为我们举办讲座、参加学生毕业

答辩，之后更多次参加研究生的

毕业答辩。罗先生的支持为学

校形成古建筑保护特色起到重

要的作用。

罗先生虽然走了，但是老先

生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奉献精

神将会代代传承下去。我与我的

学生们永远怀念罗哲文先生！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日前从

成都市房管局了解到，成都在最

大旧城改造工程“北改工程”中，通

过实地踏勘、现场甄别，初步筛选出

薛公馆、张大千故居、旃檀寺等 27

处具有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房管

部门将组织实施挂牌保护。

成都市房管局负责人介绍，

“北改工程”是成都近年来最大的

旧 城 改 造 工 程 ，涉 及 成 都 城 北

3 个区 195 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建

筑物。从今年 1 月开始，成都市

房管局在前一阶段全市历史建

筑普查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各区

（市）县 房 管 局 和 有 关 专 家 ，对

“ 北改工程”片区的历史建筑进

行了重点复查。

目前，复查工作已全面完成，

初步筛选了具有保护价值的历史

建筑 27 处。此前，这些历史建筑

均未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其建筑

年代以近现代为主，建筑风格多为

苏式建筑和川西民居，风格独特，

保存基本完好，是当地城市发展过

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印记。

近来，不断有一些地方在城

市建设中拆毁历史建筑，引发社

会关注和争议。记者了解到，成

都市委、市政府已将历史建筑保

护纳入民生工程目标管理，进行

重点部署，力求处理好历史传承

与未来发展的关系。 （陈 健）

罗老与古建人才培养
汤羽扬

一马当先的古建专家
张 松

成都挂牌保护27处历史建筑

让遗产保护深入人心的人
张 杰

据新华社消息 1933 年研发

的 广 西 第 一 台 汽 车“ 木 炭 车 ”、

1937 年柳州制造的广西第一架单

座驱逐战斗机、柳州工程机械厂

生产的中国第一代Z435型轮式装

载机……5月19日，广西柳州工业

博物馆揭牌开馆，这一独具特色的

综合性工业博物馆，通过 6000 多

件工业遗存，向人们展示着西南工

业重镇柳州的百年工业史。

当天，由国家文物局，广西壮

族自治区文化厅，柳州市委、市政

府主办的柳州工业博物馆揭牌仪

式结束后，展馆正式对外开放。

柳州市委书记陈刚介绍，占

地近 11 万平方米的工业博物馆，

集工业历史展示、工业遗产保护、

科学知识普及、旅游休闲于一体，

展馆由原柳州市第三棉纺织厂的

老厂房改建而成，是柳州市投资

建设的公益性博物馆。馆内珍藏

了反映柳州百年工业历史发展的

各类大小工业遗存实物 6226 件，

各种文献资料、图片 11645 件，火

车头、汽车、拖拉机、装载机、机

床 、搪 瓷 杯 、老 饭 票 等 ，不 一 而

足。展品展示了自 1902 年以来柳

州工业发展壮大的历史。（李 斌）

广西柳州工业博物馆揭牌

内蒙古长城大体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包括战国长城、秦代长城、汉代长城、金界壕、明长城和北魏长城。这

些长城遗迹由于年代久远，加上风沙、雨雪、地震的侵蚀，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许多地段的长城塌毁或成为危

墙。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组织20个长城调查队，全面完成了长城资源调查，确认内蒙古明长城总长度

为712.6公里，其他时期长城长约6600公里，长城合计长度位居全国首位。内蒙古近年来实施了秦汉金明时期

长城的保护工程，在东起呼伦贝尔、西至阿拉善长达数千公里的长城沿线，竖立了2000余块长城保护标志。在

重点地区组建了长城保护队，聘请长城保护员。图为位于内蒙古四子王旗县境内的金界壕遗迹。女真人所建

立的金朝，在其北部边境兴建界壕与边堡，统称金建壕，又称金长城（5月21日摄）。 新华社记者 赵婷婷 摄


